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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前几天，我出去办事路过学校门口。看到孩
子们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高兴地从学校出来，使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上学的情景……

正当我沉浸在这种快乐的回忆之时，我听到
旁边一位孩子的妈妈不满的斥责声。转眼望去，
只见她眼睛盯着自己的孩子，脸上布满了不耐烦，

“这次考试就考了60分！”“不能多考点吗？你看
人家宋佳这次表现多好啊考了100分。”再看那个
遭训斥的孩子，脸上委屈的神情越来越浓重，眼里渐
渐有了泪水，孩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不想跟妈
妈回家了。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每位家长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是学习上的尖子生，每次考试、考
试成绩都能达100分，但有谁能保证孩子在考试时，因
为某种原因不能适应试题，或粗心大意看错题目，或计
算失误，或速度慢，或身体不佳……总之，一定要找出
孩子考不好的原因，然后针对其中的原因进行心理疏
导，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孩子成绩考得不好。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本杰明·威斯特小时候对新
鲜的事物通常表现出敏感和好奇，尤其是外界那些缤
纷的色彩，更是对他有着神奇的吸引力。有一天，他的
妹妹正在睡午觉，可是妈妈突然有事必须出去一下，出
门前，她嘱咐小本杰明代为照顾好熟睡的妹妹，妈妈走
后，感觉无聊的本杰明开始坐在地上画画，突然，他发
现客厅的角落里摆放着几瓶彩色墨水，他很好奇，忍不
住打开瓶子看看，顿时，里面的色彩令他兴奋不已，他
决心试着用这些墨水画一幅画。可是，画什么呢？正
在他发愁的时候，他想起了还在熟睡的妹妹，于是，他

开始在地板上画起了妹妹的肖像。结果，他把卧室里
弄得到处都是墨水的痕迹，简直脏乱不堪。当妈妈一
回来，就跑到卧室来看望她的孩子们，可是一进门，眼
前的凌乱就把她惊呆了，她有些恼怒，可是当她刚要开
口责备儿子的时候，她发现了地板上的那张画像。这
幅作品还是让妈妈转怒为喜，她惊喜地说道：“啊，那是
你妹妹，宝贝，你画得棒极了。”然后她弯下腰亲吻了儿
子的额头。那男孩本杰明·威斯特，后来成了著名的画
家。他常常骄傲地说：“是母亲的亲吻使我成了画家。”

没有妈妈对孩子的赏识，就不会有本杰明·威斯特
后来的成就。人性中天生就有对赏识的渴望。一个人在成
长的道路上会有很多这样那样、有意无意的尝试，我们要做
的就是鼓励和包容那些积极的行为，放手让他们自己
去探索成功的道路，换一种方式对孩子报以赞赏的微笑，多
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为他呐喊加油，相信孩子会为
你创造出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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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回家，我顺便给儿子买了箱牛奶，并
告诉他牛奶很贵，要省着点喝，更不能随便浪
费，儿子反问我：“既然牛奶很贵，那我们为什
么还要喝呢？”

我笑了笑说：“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高
啊，人喝了牛奶会变得非常健壮、非常聪明。”
儿子又问我牛奶是从哪里来的。于是，我给
儿子好好上了一课：“牛奶是从奶牛身体里挤
出来的，奶牛很伟大，它吃的是草，挤出来的
则是宝贵的牛奶，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
神！”

听完之后，儿子同样感慨万千：“奶牛真
够伟大的，草能变成牛奶，草也很伟大，我得
向它们学习才是。”我点点头，孺子可教也。

儿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突然问我：“妈
妈您说，人和奶牛哪个聪明呢？”我不假思索
地回答道：“那还用问，当然是人聪明了。”儿
子满脸狐疑地望着我：“我看不是，人为什么
就不直接吃草呢？真笨！”

谁聪明
王加月

人在途中

说的是我的一个病友。
一年多前，我染了个小病。看

了一年的中医专家门诊，久不见效。
专家说，算了。你就开刀吧。开刀可以
一了百了。

开刀前几日，我住了院。
老头和我邻床，78岁了，并不显

老。看上去心态很好，极乐观，脸上总
是荡漾着笑。在病房里或是在走廊里，
老头走来走去的。问他什么，总是微笑
着拿眼看你，很认真地给你回答。

总是在晚饭吃过后，就看到一
个老太太，推开病房门进来，颤巍
巍地走向老头。看到我们看她，会
一一微笑，算是打招呼。老头问
她，你怎么来了？老太太说，来看
看你，今天好点了吗？其实，看老
太太的神色，似乎还不如老头呢。
老头说，没事，没事，不是让你别来
的嘛。接下来，老太太还要帮老头

来收拾床铺。老头不让，说，这些
不用你弄，你坐会儿吧，我自己能
弄。老太太不让，还是坚持着要弄。老
头一脸无奈状，只好任她去了。

大白天的，有时老头会接到几
个电话，电话里，老头总是反复在
说，你别来了，我很好，知道了吗？
你好好照顾自己就行了。听老头的
口气，我猜，一定是在和老太太说。

那一天，是老头做肠镜的日
子，老太太一大早就来了，同来的还
有他们的小儿子。老头怪小儿子，不
是让你别带你妈来吗？小儿子苦笑，
刚想解释什么，老太太抢着说，你别
怪他，是我自己要来的。老头瞪了小
儿子一眼，就没再说话。

做完肠镜回来，老太太已经不
在了，小儿子还在。小儿子帮老头
拉开被子，老头就上了床。躺了一
会，老头感觉有点疼，说，怎么会疼

了呢？小儿子说，没事的，是这样
的。一会，儿媳、孙子也来了，来看
看老头。小儿子出了病房。回来
时，小儿子说，我问过医生了，说查
出一点小肿瘤，这里做不了，要转
其他医院。老头的面色有点紧张，
但也没说什么。

下午，大儿子来了。大儿子坐
了好久，其间，他们聊了好久。我
听到老头说了一句，反正明天我就
转院了，关键呢，已不在于我，是你
妈。一个人有事，不能两个人都有
事。所以你们兄弟俩要劝住你妈，
别老是来看我。也要多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太又来了。
老头在前，老太太在后。老头边走，边
嘀咕着，说了让你别来……办理完出
院手续，看着他俩，相扶相伴着走向电
梯口。

其时，身旁的一个病友不经意
地说了一句，那老太太，据说这几天也
在别的医院挂盐水。

猛地，我心一惊，恍然有些明
白老头一直以来，说的那些不让老
太太来的话。

让我照顾你
崔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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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点头，却又摇头：你明白可
又不能真正地了解呀，我刚认识你那
会儿，我觉得你真好啊，我最羡慕的
就是你跟你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一种
相依为命的感觉。从小父亲就教育
我，人要独立要自强不靠天不靠地不
靠任何人，因为谁在最关键的时候都
可能靠不住。我们有家庭之爱也有兄
弟姐妹之爱，可是从来没有觉得谁离
了谁就不能活。我们彼此如同四肢，
如果断裂，自然是要痛彻心扉的，可
是，还是活得下去，还会慢慢适应。可
是，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们，看上去却
也并不是深情款款，然而分离时便如
同从彼此的身上把彼此剥离。你们是
精神上的连体儿。当时我想，这真不
容易，这有多好啊！

一成握住南方的手，贴在自己的
脸上：只是这种幸福怕是我再拥有不
了多久，南方，我托一个事儿……

南方站起来，打断他的话：先不要
说这个。我不相信就到了绝望的时候。

人总有这么一天，南方。我一辈
子，很走运了。

以后的日子会有更多的运气，相
信我一成。运气，幸福，好日子，就在
你前头，可是你得走
过去，它不会来找你。
你得走过去。

这一天晚上，南
方留下来陪夜。

半夜的时候，一
成睡不透，听得一旁
的床上有微泣的声
音，黑暗里游丝一样。

一成试探着叫：
南方？

那边便安静了
下来。

一 成 又 叫 ：南
方，南方。

听得窸窣之声，是南方。
一成往一边让一让，空了半张床

出来，南方坐上来，靠着一成。
一成说，现在才明白，我过去错

得有多厉害。
南方似乎笑了一声，鼻间一点涩

意，低声说：都有错。我错在不够坚
定，你错在不够相信。

一成捏紧了南方的手，在心里
说：谢谢你南方，谢谢你。

谢谢你爱我，虽然过去我真的从
来不敢相信。

原来灵魂一直这样不由自主地
卑微着。

尾声
乔一成五月初的时候又入院了。

急性肾衰竭。
专家又一次会诊。
以病者的年纪，换肾是最佳治疗

方法。
兄妹几个听了说，好在我们姊妹

多，也都算得上年轻，都健康，跟医生
提出尽早安排检查，看哪个人换肾给
大哥最合适。连着一丁、智勇都过来
要求接受检查。

兄妹几个检查结果出来了。
竟无一个配型成功。
除了七七。
七七完全同意捐肾，可是乔一成

坚决地拒绝。
乔七七于乔一成拒绝手术的第

二天来到一成的病床前，站在那里淡

淡地问：你不要我的肾是不是？你不
要就算了，我给别人，卖给别人，得了
钱存起来，以后送我女儿出国念书
去。七七突地微笑起来，笑得挺调皮
的：去美利坚合众国！说完微斜了眼
看着乔一成。

一成恍然间好像看到，那个坐在
太阳窝里，吃着廉价糖果的小东西，
哗地一下就长了这么大。

乔一成的手术进行了整整八个小时。
乔家一大家子在门外足等了八

个小时。他们坐在椅子上，四美的女
儿也被从学校里接了回来，小姑娘低
低地唱着一首歌，走廊里回响着小姑
娘细微单薄的声音。

手术很顺利。
之后是漫长而艰难的恢复期。
乔一成每一次朦胧醒来，便看见

弟弟或是妹妹坐在床边，再一睁开
眼，却又换了一个人。

他听得他们低低的说话的声音。
通气了没有？医生说，通气之后

可以进一点流食。
要不要做好送来？不用，都是医

院配好的，弄点好汤来吧。
要天天漱口，轻轻地帮他翻翻身。

一成想问，七七
呢，七七怎么样？

声音低得如蚊子
哼，三丽把耳朵直凑到
他脸上来，轻快温柔地
问：大哥你说什么？

七七在你楼下的
一间病房里，也已经醒
了。四美在那边，表哥
表嫂也在。

一成想：所谓亲
兄弟热姊妹啊，就是
说，生命中有些痛苦，
他们相互给予，却又
相互治愈。

七七到底年轻，恢复得比一成快
些。他的一个肾如今在乔一成的身体
里。

一成听得七七的情况，说，我想
看看他去。二强说，你现在最好不要
乱动，医生说，一个星期之后再下床
吧。咦，二强突地说，要不跟医生说
说，把你们俩干脆放在同一个病房
里，闷了还可以做个伴，谁也不要挂
着谁。七七也说想来看你呢。

南方听了说这可真是一个好主
意，医生来查房也方便啊，我们来护
理也方便。

当天下午，乔七七便被转到了乔
一成的病房里。

七七临手术前特地去剪短了头
发，短得贴着头皮，更显得岁数小，一
成之前并不晓得，所以歪了头盯着他
看了半天，忽地撞上七七的目光，七
七咧开嘴笑。

兄弟两个在一间病房里，果然热
闹了起来。

一周过后，一个中午，一成跟七
七都没有睡中觉。睡得太多，虽然身
体还是有点无力，可精神上有一种温
淡的兴奋。

一成叫：七七。
七七叫：大哥？
一成终于说：七七，多谢你。
七七说：你是我亲大哥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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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多么渴望早日平定安史之
乱，陆续从不断逃亡的难民及溃散的
官军那里，得到战事消息。然每每闻
之，皆喟叹不已！

当杜甫再闻听睢阳城破，故友张
巡、许远等三十六将士皆已殉节之
时，双目眥裂，泣泪成血。遂不顾赞
公再三劝阻，简单收拾行囊，携上锈
剑，向友人借来瘦马，匹马西风，天地
孤旅，径向唐朝行在、灵武方向而
去。越过横山芦子关，便是郭子仪统
领的官军营地，便是杜甫心中之归
宿！

忽闻一声胡笳遏云而起，数百胡
兵，正手摇旌旗与刀剑，呐喊而来。
未待杜甫起身，数个胡兵大笑着趁势
拥上，将杜甫牢牢绑缚。杜甫已报必
死之心，反觉天地静寂，大块无言，遂
闭目不语。

少顷，听一阵马
蹄声响，一员将官于
马上以血腥、冰凉的
枪刃抵向杜甫咽喉，
并顺势将杜甫面部抬
起。杜甫微睁双目，
就见那员将官：虎背
熊腰，赤须横扎，满面
横肉，双目喷火。引
人之处：其高大战马
的项下，竟悬着邀赏
之物——数颗血淋淋
的人头！见杜甫抬
眼，那将官一声顿喝：

“尔乃何人？可是官军探子？”声若惊
雷。

杜甫亦不惊慌，漠然应道：“杜
甫，字子美，乃杜陵野老。正欲前往
同谷投亲避难。”

闻听杜甫之言，胡兵存疑，夺过
杜甫包裹撕裂，从中发现朝廷任命其
右率府功曹参军的文书，交予来将。
那将收回枪刃，翻看文书，不由大笑
道：“此小吏囊中空空，穷困如斯，却
将此一纸空文视若至宝，其心赤诚，
实乃少见。”复持杜甫任职文书细看，
又道，“我乃大燕皇帝麾下大将季庭
伟，亦曾闻汝诗名。昔于长安，尔作
三大礼赋，名动京师，何以只得小小
功曹之职？”

杜甫闻听季庭伟之名，忽然想起
昔日于兖州之时，故友张玠曾言：其
有背师灭祖师弟，远投安禄山帐下，
为非作歹。莫非就是眼前之人？只
好鄙夷道：“将军可是金刀侠客张玠
之师弟？”

季庭伟闻言大笑：“竟知本将之
愚夫师兄！他数次入幽州寻我复仇，
数次险些丧命。”又道，“可惜尔等高
才竟不为大唐朝廷所用！何不投身
于我，以得功名富贵？”

杜甫面带讥屑，闭目不语。季庭
伟见日将暮，亦不多言，遂扬手招来
数个胡兵，将瘦骨嶙峋的杜甫叉腰而
起，绑缚于马背之上，挟持而入长安。

长安一片血腥，四处狼烟。杜甫
被解去绳索，由几个胡兵将其胡乱投
入一处散发着腐烂和死亡气息的马
厩之中。

见杜甫醒来，墙角处有人低
语：“活着就好！君不见长安街头
人间地狱之残相？”闻声望去，就见
着马厩之中，或躺或卧着数十人，
皆着污秽不堪的朝廷官服。见杜甫

疑 惑 ， 那 人 又 道 ：
“ 子 美 莫 非 忘 记 我
来？昔日集贤院中，
你我共处一室，今日
乾坤倒置，你我再处
一室，莫非天意如
此？”杜甫眯眼细视
此人，竟是九品著作
郎苏端。心中一阵暖
流涌过，竟欲起身，
却无力起身。苏端见
状，已是蹚过人群，
来到杜甫身前，拱手
苦笑：“此处马厩专
一羁押我等朝廷小

官。子美先保性命要紧……”苏端
言未毕而泪已落。

杜甫正欲开言，就听马厩之
外，有人于马上高喝：“尔等不得
妄语！大燕丞相有令：尔等之人，
若有悔书上奏，可得白米酒食，亦
可再委新职。若无悔书，此地便是
尔等葬身之地！”

原来安禄山登基之后，大授伪
职。朝廷昔日高官皆绑缚洛阳，顺
其者昌，加官晋爵；逆我着亡，皆
囚于大菩寺中。原唐朝左相陈希
烈、翰林学士、驸马张垍已委身安
禄山，加封丞相之职。

慑于安禄山叛军之淫威，未待
数日，杜甫所在马厩里的朝廷旧官，
皆纷纷呈上悔书，虽面带愧色、却抑
着心中侥幸活命的一丝暗喜，接连离
开此处，余者寥寥。偌大马厩顿显得
空空荡荡。未几，杜甫故友
苏端、薛华亦借故离去。马
厩只剩杜甫一人！ 13

连连 载载

昨天午休，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小学同
学月底要聚一聚，让我务必参加。

正当我挂掉电话，热烈的憧憬着同学们
将要亲热相会的场景时，对面正绣十字绣的
郑姐兜头给我泼了一桶冷水：“同学会，推销
会的代名词罢了，你想去吗？”我当然想去，
许多同学都多年不见了，去看看同桌的她披
了谁的嫁衣，那个豁牙小帅“锅”有没有长成发面
饼，挺有意思的嘛。

郑姐说：“你听完我的聚会经历要还想
去，我就服你了。”原来，郑大姐去年盛装出
席了一次高中同学会。聚会上，大家喊着彼
此的外号，你一句我胖了他一句都老了聊得
挺开心，后来有个上学时没怎么说过话的同
学热情的拉她到旁边单独聊了起来，这位同
学还从随身的大包里拿出好几种化妆品的
小样和说明书给郑姐展示，原来她是某化妆
品的直销员，让郑姐要买化妆品就找她。

聚会后，那位同学经常约郑姐出去逛
街、吃饭，甚至上门拜访。郑大姐招架不住
就买了她一套化妆品，哪知没祛成皱，脸上
倒起了许多小红痘。

旁边正翻纸牌的魏大姐接过话茬儿：
“嗯，我有次同学会，发起人就是一个刚到保
险公司上班的男同学。好家伙的，整餐饭完
全成了他的险种推介酒会，其间，有个在某
生活用品直销公司上班的女同学几次想插
话推销自己的产品来着，可惜没逮到机会。
聚会后，隔三岔五，不是这位男同学来个电
话，就是那个女同学上门聊天，每次几句话
就扯到他们的产品上去了。这不，我现在看
见他俩就想躲，估计那两位在心里也早骂了
我多少遍薄情寡义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
不参加聚会，多少还能留下点同学情分。我
的感觉是‘回忆昔日情分，还需今日兄弟姐
妹多帮衬。’哈哈！”

刚毕业没两年的小陈在旁边一直听着，
这会儿说：“你们那都什么同学情分啊，我的
同学们就都不会这么对待彼此。”魏大姐说：

“你那是毕业时间短，还残留着同学感情，多
年不见面后再试试。”

房间角落里坐着剩男小程，他平日话就
少，今天也是一直沉默着。冷不丁，他开腔
说：“你们那都不算什么。我那赋闲在家的
老爸才叫把同学会的推销效力发挥到极
致。”原来程爸前一段极力想组织一次大学
毕业四十五年的同学会，一是为了看看老哥
们老姐们还硬朗否，二是为了推出儿子小
程，既叙了同窗情义，又能顺便看看哪个老
同学家里有待嫁的姑娘，好给小程拉根红
线，那真是一举多得呢。只可惜，他的同学
大都失去联络太多年，最终仅联系上数位。
自然儿子也没推介成。

最后，我们一致调侃，不能因为噎着一
次就戒了饭，为了同窗数载的缘分和情意该
参加的聚会还是要参加的，高挂上“推销勿
近”的牌子就是。

一位剩男朋
友，被大家公认为
是学富五车、才高
八斗、出口成章、
闭目成诗的才子，

这位智商很高的男人，却频频遭遇情
商的低谷，凡是和他交往的女生，随着
对他了解的深入，都不约而同地觉得，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他心中
只认诗、茶和书，就是不识女人心，朋
友们急得再三告诫他：“书中没有颜如
玉，你作诗的水平越高，你情感的命运

越悲惨！”
有人说女人是花，不好养。我

爱养花，深知花儿的喜好，几乎所
有鲜花都喜欢疏松、肥沃的腐殖
土。腐殖土的制作方法如下：在缸
底铺一层黄土，上面放一些树叶、
瓜果皮等，浇入一些人粪尿、洗鱼
洗蟹水，以及鱼肠、鸡鸭粪便等。
一层土，一层肥，多层堆积捣实，经

过发酵腐熟之后，便是很好的腐殖
培养土。这种培养土肥效高且持
久，各类花草都喜欢。女人如花，花
如女人，花的心藏在蕊中从不轻易
让人懂，那么女人的心呢？

单位来了一位女大学生，亭亭玉
立、气质高雅，令未婚男孩垂涎欲滴。
就在他们还在虎视眈眈之时，一位非
常不起眼的男孩开始对女孩展开了爱
情攻势。男孩黑胖，大伙讥笑他是癞
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却不以为然，使尽
浑身之能事终于让女孩温顺地投进他
的怀抱。他的成功让所有人傻眼，都
说：“又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女孩却
说：“他长相是不好，可他浑身散发着

十足的男子汉气味，我很欣赏。”
朋友说当年她老公追她时，虽

然他各方面能力都不错，但致命的
缺点就是家里穷个子低学历低。他
若即若离地对她好，却只字不提婚
姻大事，她只好旁敲侧击让他死心，
她说：“高个子好。”他说：“街上的那
个傻大个个长得高，可就是不长
脑！”她说：“我比你高。”他说：“不是
我静止着等你长，你能高过我吗？”
她说：“你穷！”他说：“穷变富，是本
事。”最后她说：“看来我只有嫁你最
合适了！”他不屑一顾地说：“除了我
急着要你外，别人谁想要你呀！况
且有我在，别人就是想要他们敢
吗？”就这样，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她
这朵花毅然决然地插在了牛粪上，
经过寒冬酷暑，现在花开茁壮。

魅力男人是人性、人格、人生、
思想、才气、胸怀、气质等多种原料
混合在一起发酵而成的腐殖质土
壤，和鲜花一样，单一黄土花不爱，
鲜花最爱牛粪土；寡味男人女不爱，
美女偏爱腐熟男。

同学会
晴小晴

世相百态

点点滴滴的爱
范俊强

学生时代，我喜欢穿牛仔裤，时尚
又耐脏；上班后，热情不减，有的裤脚有
时会被鞋跟踩在脚下，露出条条白棉线，但
心里不在乎裤脚破边、开线这些小问题会
带来什么不便。直到三姨点拨后，我才认

识到自己的肤浅。
那时，刚参加工作，业务不熟，加班

加点是常事，我便去公司附近的三姨家
吃住。往往是我到家，三姨就已把饭菜
做好，放在饭桌上。有时我回去晚了，

三姨仍不忘给我把饭留好，放在锅里。
几乎每天都是如此。若不是一次偶然
的打球经历，三姨的关爱会一直被淹没
于琐碎的日子中，让我几近麻木、不得
体味。

那是一个久违的周末，我下班一到
家就脱下牛仔裤，换上运动装，和几个
同事到公司对面的学校打篮球了。天
快黑了，我才带着一身臭汗，恋恋不舍
地离开。

回到三姨家，我才发现不对劲儿：
三姨把我的裤子洗了，晾在阳台上，还
滴着水珠。“姨，我的裤子不太脏啊，再
说牛仔裤就是脏点也没事儿，看不出
来，不用洗的！”三姨不以为然，笑了笑，
说：“我看着裤脚被踩得有点脏了，还粘
了泥，就洗了洗。你不用担心，不耽误
你后天上班穿！”我的脸有点烧，表情很
不自然地朝三姨笑了笑：“辛苦了，
姨！”“呵，你换一下衣服，我马上就做

好饭！”我感觉三姨就像母亲，她们的心
离子女很近很近。姨父外出打工后，三
姨里里外外一肩挑，大小事就像日报上
长长短短的新闻，每天都有，可她无怨
无悔，乐此不疲地忙着。

当我再穿上那条牛仔裤时，发现裤
脚上那些破开的线头都被缝好了，细细
的针脚紧密地织在一起。我有些不习
惯，就跟三姨说：“姨，这不缝也不妨碍
穿，缝着也太费事！”三姨不以为然：“线
头都开了那么多，一缕一缕的，不好
看。这不，缝了之后，再穿就利索了！
你都上班两三个月了，不能再像在学
校时那样了，要给单位的领导和同事
留个好印象。”我点点头，退回屋里，
想想自己玩世不恭的态度，又想想三
姨的良苦用心，心中不禁衍生出阵阵
愧疚——在针起针落的过程中，三姨
就把点点滴滴的关爱和亲情缝了进
去，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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